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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阶级教育 

Jwlu 

随着时间流逝，失学的痛苦在我的心中渐渐冲淡了。可是接踵而来的磨难却是无穷无尽。在外面流浪

了几个月，也算得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回到家里就不同了，那一双双歧视的眼睛瞧着我们这些地富子

女就像看囚犯一样。我们这些阶级不好的人一举一动都在监视当中。 

特别是一九六三年下半年，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一开始，阶级斗争这根弦就拉得更紧了。几十辆汽

车运来了大批的社教干部，进驻到贫下中农家里，掀起了一场暴风雨般的政治运动。成天开着各种大

会小会，一边是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开会，一边是地主富农开会。地主富农份子和子女分别开会。 

＊  ＊  ＊  ＊  ＊ 

运动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四不清干部。把那些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农下中农组织起来成立了贫下中农

协会（贫协），以贫协为中心领导运动，将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彻底清查，对个别的

四不清干部实行了开除，经济上搞了退赔。 

接着就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到处挂标语横幅，横幅上斗大的字写着：“举国同仇，锋芒一致对准阶级

敌人”。平时跟我玩得好的那些贫下中农出身的青年不再和我们阶级不好的人来往了，老远就避开我

们，大部分还在暗中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地富份子带着被子到大队去集训，集体劳动改造。我们这

些地富子女也被通知去开会，我这是第二次参加这样的会了。 

第一次去开地富子女会，那是刚从学校回来不久。传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全国都处在紧急备战状态，

形势显得非常紧张。全大队十几个地富子女被叫到粮站一间空房子里开会。主持开会的是供销社一个

姓谭的办队干部。他横眉怒目地对我们吼道：“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你们不要有什么想法，你们不

要做翻天的美梦，告诉你们，只要国民党开了炮，我们共产党就先毙了你们这些家伙。” 

然后是大队贫协主席训话。这贫协主席姓李，叫李幼云，四十岁左右年纪，矮个子，出身三代穷人。

从小就在煤洞子里车水，点灯，没有半点文化。后来煤矿出了事故倒闭了，他被下放回家。社教运动

一来，工作组扎根他家，首先培养他入了党。他当了这贫协主席，负责管理山林和治安。当时文仕塘

生产队有个姓刘的社员砍了几根松树枝盖菜，被他发现了。李立刻跑到刘的家里说要罚钱。刘再三道

歉求他原谅并留他吃饭。他说饭我吃，但钱一定要罚。刘见他肯吃饭，以为事情就好办，或许不会罚

钱了，马上要爱人搞点好些的饭菜招待这位主席。谁知这姓李的饭碗筷子一放就去数松树枝，数过后

他说，十根树枝每枝五角钱，一共五块钱少不得一分。刘也没办法只得如数交了罚金。在那种艰难的

岁月，五块钱对於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啊。象他这样罚钱罚工分的事情那是举不胜举。他

才当官那是火气十足，十分积极。什么事情敢说敢干，斗争四不清干部和地主富农那是铁面无私。 

那次轮到他讲话，他站起来把手里的纸捆喇叭筒烟一甩，走到我们面前，板着面孔说，“你们是专政

的对象，只准老实劳动改造，不准乱说乱动。这次运动你们要向人民交心交罪。交什么罪呢，你们虽

然不是直接的剥削份子，但也是间接的剥削份子。解放时你们未满十八岁，未参加过收租管业是实在

的。可是你们生在地主富农家庭，在娘肚子里吸了娘的血，那就是罪恶根源。你娘的血是靠剥削人民、

压迫人民生出来的，这就是罪恶。你们父母的封建残余遗传给了你们，所以就要彻底改造思想。”我

听了认为不合逻辑，那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反对说：“我想我们没有罪。我们没有剥削和压迫过人民。

就算我们的父母是罪人，与我们有什么相关呢。孕妇犯了死罪要实行枪毙时，也要等她生了肚子里的

婴儿，才能执行，这证明婴儿是无罪的。”这下激怒了贫协主席，他三角眼一瞪说：“我就晓得你读

了几句书是会讲佐道理的。这是党的政策不容分辩。你这样提出来证明你思想就有反动性。你就是要

与人民为敌，我们就要专你的政。”会后把我留下又狠狠训了我一顿，并责令我写出反省书。 

＊  ＊  ＊  ＊  ＊ 

以后的日子是经常晚上开会。开什么会呢，阳雀子叫三年老话一句，“不准乱说乱动，老实改造要向

贫下中农靠拢”等。四类份子，也就是地富反坏，这些人还要分配很多义务劳动任务。我的母亲出身

贫苦，虽然在地主家里生活了几十年，也是做妾，终年忙于带孩子，做家务，没有一点经济权，一字

不识的普通妇女而已，可是仍然逃不掉四类份子的厄运。她本来五几年就迁到城里给我大姐带小孩，

社教运动一来即被清查回乡。大队分给她的义务劳动是将五百块土砖从几里路远的地方运到大队部。

那土砖起码有四十斤一块，对于一个快六十岁的婆婆来说要搬起一块都困难，更何况要用肩挑土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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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最终还不是要她的子女去完成。我们三弟兄只得白天在队上出工，早晚去运砖。那些砖运完以后，

大队上每次开四类份子会每次都要分义务劳动任务，如山塘担流沙、瓦厂里担泥巴，这些事情名义上

是分给四类份子的，其实他们年老了哪里做得了，仍然是他们的子女去完成。尤其是放电影，放映设

备要地富子女挑送。义务劳动是永远都做不完。 

＊  ＊  ＊  ＊  ＊ 

地富子女也免不了各种理由随时挨批斗。六四年元月，有人告诉我说，“你丢掉的一张废油印纸被人

检了，不知道那上面是印的什么东西，已经把它交到了贫协主席那里。贫协主席说得到了阶级敌人破

坏运动的重要罪证。”我自己反复回忆，觉得没有写过不满现实的词句，更没有丢掉什么有反动言论

的东西，就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了。 

谁知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两个队的贫下中农在姓蒋的五保户家里开会。虽然在坐的都是熟人，可一

个个板着面孔，就象庙里泥塑木雕的菩萨一样，毫无表情。这是开一场严肃的批斗会。我被人叫来带

到会场中间，贫协主席李幼云和治安主任蒋昌明同时吼道，“跪下!”当时我真不知道犯了什么大罪，

长到十八九岁虽然在社会上受到阶级的岐视和无端的指责，觉得也还受得住，但要在这么多人面前下

跪，感到多么的委屈，多么的下践！不容我多想便被人按住跪下了。 

贫协主席从衣袋子里掏出一张搓揉过的油印纸在空中晃了几晃，说道：“地富阶级无时不在与人民为

敌，疯狂地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这张油印纸就是这个死不老实的地主崽子盗窃了我们

运动的机密资料。大家要擦亮眼睛，对他平时的一举一动揭发批判。 

首先我来揭发他一条，不满贫下中农对他的教育，有次不记得什么事情我批评了他，他就跟别人说，

这个李某某太朽了（仗势欺人），我姐夫是省里的干部说话和和气气的，可他一开口就瞪眼睛，起高

腔，扣帽子，他也不散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像。大家看他就是这样仇视我们贫下中农的。”接着，

有一个妇女站起来指着我说：“有次在积肥的时候，很多人在一起，他就公开反对我们生产队定的劳

动制度。他说全生产队的社员每月出工二十六天，而我们出身不好的人就要出工三十天。上面开会多

次提出对于那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即地富子女）与社员是要同等看待，可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我

看这就是不老实的一点。”隔了一阵，又一个平日似乎跟我玩得好的青年说，“有次休息时他在大伙

当中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遗传缪论。他说贫贱富贵是命中注定，历史上一些朝代原来做官的几代都是

做官，种田的几代都种田，讨米的几代都讨米。代代相传，这叫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

洞。” 

一屋子的人把我平时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七嘴八舌的批判了一阵之后，贫协主席大声说道，“别的事情

暂时放一边”。走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要我老实交代那张油印是从哪里来的。我说：“路边上检了

揩屁股的。”当时这张油印确实是我手里丢出来的，可是有个秘密不能说。那晚印完资料，工作组的

老赵就嘱咐我，这事不能告诉别人。治安主任说，“不可能，这样的资料怎么会丢出来呢?”我低着

头没有回答，也不好再说什么。有两个积极分子吼道，“你不作声，等下会有你好受的!”一字不识

的贫协主席把那张油印交给一个青年，要他念给大家听。他一看那些字一点也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只有张某某的名字看得清。他说字不清楚无法念出来，把纸退还给治安主任。治安主任接过那纸说，

“这纸上印的是某某四不清干部违法乱纪的重要资料，一旦传扬出去，会造成很坏的影响。”这时一

位姓陶的贫农比较温和的对我说，“你就说出来吧，一个青年人何必固执呢，说了还免得受罪。”我

说：“你们去把社教工作组的老赵叫来便知道了。”他们听了后马上派人去找赵干部。这时屋子里静

了下来，开会的人很多都不停地抽烟，满屋子烟雾腾腾，可是我仍然跪在屋中间也没人叫我站起来。

大约过了一点钟左右，那位赵干部才赶来，他一进门就对在场的人说，“这件事情不与他相关，以后

向你们说明，让他回去吧。”于是贫协主席狠狠地对我说：“你回去后把今天贫下中农对你所揭发的

事实，认真深刻的写好反省书交来。” 

这张油印纸的由来是这样的。社教运动中工作组整理四不清干部的材料，那些材料需要印很多份。那

个小学教师出身的社教干部知道我是中学生，而且看见我的字也写得好。当时在农村有初中文化的很

少，那天收工时他问我是否会刻油印。我告诉他在学校读书时曾经帮老师刻印过试卷。他说那你今晚

就到西塘学校来试试，帮我刻印一点材料。晚上到了西塘学校，他热情的和我谈了一阵话。他了解了

我的情况后，很同情我，也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铁笔腊纸他早已准备好，我试着刻了几行字，他连

说可以。我刻好以后拿到油印机上去试印。由于油墨未刷匀，头几张印出来不清楚，我顺便将这几张

废的搓了个坨塞进了裤口袋。干了一晚上，要印的材料都印好了，而且印得很好，仿宋字刻得工整清

晰。老赵非常满意，他兴奋的拍着我的肩膀说，“谢谢你，可惜你出身不好，否则你真是大有作为

的。”那几张废纸在我的裤袋子里当了揩屁股的纸。我也不知道在哪家厕所大便丢了一张，而且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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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发现是我丢出来的。捡到油印纸的人一看那上面有四不清干部张某某的名字，认为我偷了工作组

的文件，这一汇报上去岂不能在阶级斗争中立大功，于是立刻将它送到了贫协主席手里，为我招来了

几个小时的批斗和跪罚。 

第二天他们又作出了处罚规定，新账老账一起算，外出几个月本来就没事的，而这次却要罚工分六百

分，还要深刻地写出反省书。后来大队干部把我写的反省书在全大队各生产队的社员会上念给了社员

们听。那些听了反省书的人碰到我还说，“你的文章写得真好。” 

＊  ＊  ＊  ＊  ＊ 

我二哥会绞棕绳子。社教运动中，生产队的会计对他说：“生产队快要搞双抢了，还没有牛掏。晒谷

坪的山塘边有棵死棕树，你去挖了给队上打几付绳子。”我二哥听了他的安排，把那棵死棕树挖回来，

剥了上面的棕片，打了几付做牛掏的绳子交到队上。可是这事让贫协主席知道了，硬说他是破坏森林，

除了写出反省书外，还要罚款一元五角钱。可怜那个时候，一元五角钱一家人买盐吃、买煤油点灯，

得用好几个月。 

＊  ＊  ＊  ＊  ＊ 

社教运动中，我妈妈失散多年的一个哥哥通过多方寻找，终于联系上了。他是常德服装厂的老工人，

车间主任。我这位舅父是九岁离家，当时也已是六十多岁，一直都挂念着这个从小就被卖作丫头的妹

妹。当他得知这个妹妹尚在人世，特别高兴。过春节时来了家里，兄妹相见说不清是悲是喜，两人当

即哭了一场。晚上各自诉说自己的经过。 

舅父从小四处流浪讨米为生。十三岁给财主家放牛，那个财主家有个姓李的长工师傅，四十来岁人却

是单身一个，对他很好。见他年纪小，大小事情都照顾他。他放牛，天黑还未回来，会去山里寻他。

牛草割多了挑不动时，李师傅也会去接一下。他也象对长辈一样尊敬李师傅，一有空闲就帮他洗衣服，

端茶递水等，手脚非常勤快。那个李师傅有一身好武艺。他在那里放了三年牛就跟李师傅学了一身好

功夫。三年后，李师傅介绍他去学了缝纫。学裁缝出师以后，跟裁缝师傅在邵阳开了一个裁缝铺子。

裁缝师傅常着他去长沙进布料。那年日本鬼子打到了湖南长沙，舅父被日本鬼子虏了夫，成天被押着，

挑军用物资跟着部队走。日本鬼子占常德时把国民党一个师都消灭了，把常德炸成了平地。他也随着

日本人到了常德。有天早晨一个日本兵押着他去河边挑水，他趁着几米以外就看不清任何东西的大雾，

便抢过日本兵的枪，将日本兵按在地上，掐死以后连枪带尸丢到河里，逃出了虎口。抗日战争胜利后

常德渐渐恢复了市镇，他就在那儿沿门做衣服。解放以后，他们那些做裁缝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服

装厂。他手艺好，为人忠厚，在厂里一直担任车间主任。由于命运坎坷，生活艰辛，青年时期一直没

有结婚，解放后才结婚，未生下儿女，夫妇俩继养了一个女儿。谈了他自己的遭遇后，又讲到他们的

父母是如何思念这个被卖作丫头的妹妹。尤其是他母亲只要一提起满妹子就哭，总说千不该万不该把

女儿卖了，会害得女儿一辈子受苦的。长年流泪，后来连眼睛都哭瞎了。临死还再三嘱咐身边的亲人

一定找到满妹。最后还告诉我母亲，邵东老家还有一个弟弟，他们一家有六个人，另外还有一个哥哥

的儿子，他会写信叫他们来看望我母亲的。他们兄妹整整谈了一夜，说到伤心处总是泪长流。 

舅父的到来由于没有向治安主任报告，第二天上午，治安主任和贫协主席就到了我们家里。母亲连忙

泡茶拿烟。他们烟茶不接，指着我母亲说，“七阿婆，我们不是开会规定了你们这些四类份子家里来

了客要向大队报告吗？我看你们是有意违犯我们的制度。”母亲说，“昨天晚上我儿子去了你蒋主任

家，你不在屋里，就跟你爱人讲了的。”治安主任说，“我回去冒听见屋里的人讲。”他们当即要检

查我舅父的证件，舅父从行李袋里取出工作证递给他们。他们认真看过后对他说运动期间不能在这里

久留。舅父收好工作证走到他们面前说，“这个我知道。只是我妹妹和我都是旧社会的受苦人，几岁

分别到现在才相见，也想多聚两天。”贫协主席一听“都是受苦人”这个词急忙插嘴，“你就不要为

你妹妹开脱了，她是一个四类分子，阶级敌人。你是工人阶级，你要站稳阶级立场。”舅父见谈不上

路，马上不做声了。 

那天晚上，由于隔壁邻居也是个积极分子，一直想捞点政治资本，好入党当干部，所以时刻都在监视

我家的一举一动。他见我家里来了客，晚上便在窗户下面偷听，断断续续听见了我母亲和我舅父的诉

苦声和哭声。他认为是在诉新社会的苦，对现实不满，便添油加醋地向大队干部汇了报。贫协主席和

治安主任检查了我舅父的证件，还不满意，又责令我母亲写出反省书，要交代出晚上兄妹谈些什么话。

这时素来就能逆来顺受的我三哥见这样做实在不合理，就忍不住了与治安主任当面辩驳说，“我妈妈

和舅舅所说的全是旧社会的苦难，这也犯了法吗？”这两个不讲理的干部却说，“地主家里有什么苦

诉，你也是不老实的，还敢顶撞我们，拉到大队部去关你几天。”我舅父见这场面，怕我家吃亏，连

忙过来递烟给他们赔不是。他们也不接烟。我舅父说，“我妹妹刚才递烟你们不接，因为她是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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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人阶级，你们也不给面子吗？”他这么一说，两个人只得接过香烟，对我三哥说，下次再来跟

你算账。他们自知理亏下不了台，也没有再追究什么就走了。 

＊  ＊  ＊  ＊  ＊ 

社教运动中，工作组和大队干部组织过一场规模很大的贫下中农诉苦大会。地点是在港口粮站的大坪

里。那天来开会的人很多。我们这些地富子女也被通知参加。大会的主持人是贫协主席，他宣布大会

开始后，自己结结巴巴的讲了一阵。会场大，人多声杂，大家什么也没听清楚。后来，只听见他请社

教工作组长作报告。社教干部比他水平高多了，他一走上台大声说，“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

我们的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到现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是为了使我们不忘

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跟着共产党，永远闹革命。下面我们请老贫农蒋一阿婆痛诉旧社会所受的苦

难。” 

走上台来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贫农老婆婆。青布衣裤上几个蓝布大补丁，瘦削的脸，弓着腰，手里拿

着一条象抹布一样的毛巾，大概是准备等下揩眼泪用的。她一走上台，马上有人给她搬了一把椅子，

让她坐到台前面。她坐下后连连咳嗽了一阵，才提起精神说道，“大家要原谅我不晓得讲什么，说起

旧社会，人道是世上只有黄连苦，我真比黄连苦十分。”刚说两句眼泪就流出来了，停了停，用那毛

巾揩了几下继续说，“我在娘家从小就跟着娘讨米，十四岁就嫁到蒋家。比我大十几岁的男人常年在

外打短工做挑夫。夫妻两个住一间破茅屋。后来有了孩子，我男人就到煤矿里下洞子去担煤炭，一年

四季起早摸黑才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那一年，我生第三个孩子还在坐月子的时候，煤矿里的洞子

垮了，一共打死五个人，我男人就是其中一个。那个没良心的矿主就只给了一副棺材钱。埋葬了男人

以后，投靠亲戚吧，穷人的亲戚都是穷人。嫁人呢，拖伢带崽一大路的叫化婆哪个要呀。我们母子三

人只好讨米度日。哪里晓得就在我男人死去的那一年，两岁多的二儿子又患了打摆子(疟疾)的病，无

钱医治，只得看着他活活的病死了。” 

蒋一阿婆说到这里伤心地哭了，全场的人静静的听着。隔了一阵她继续说，“那年腊月二十四，有钱

人家都热热闹闹的过小年。我带着孩子，背上背一个，手里牵一个，冒着雪，从早上到中午不晓得喊

了多少老爷太太，还没讨到一碗饭。走到后背弯李三麻子屋前，还未进门，两条恶狗追来，把我大伢

子的裤撕得稀烂，屁股上被咬得鲜血直流。我抱着他走过好塘坝到了上港口。鲁七阿公的姨阿婆见我

们母子那个可怜样，连忙把我们喊进屋，接过我的米袋子，背着家里人量了三升米叫我快走。这件事

到如今我还记得。”说到这里，台上的几个干部听她讲的走了腔，急忙走到她面前说：“你讲累了，

下去休息吧。”于是便宣布散会。 

 


